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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治理 
一 从民间信仰研究的现代遭遇谈起 

张翠 霞 
(云南大学 滇西发展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民间信仰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发生伊始就注重对民间信 

仰的研究。文章通过回顾民间信仰学术研究的现代遭遇 ，指出 “非遗” 时代的民间信仰研究，应当反思知 

识生产与社会知识需 求之 间的关 系，重视 民 间信仰 文化资 源和社会 资本的 应用研 究。在 当前 乡村治理 困境 

下，民间信仰参与乡村社会治理 ，引入文化治理策略构建多元共治机制，可以是当下跨学科应用研究的一 

种新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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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民间信仰研究的现代遭遇 

民间信仰又称为民俗信仰，英文学术文献常 

用 “folk belief／religion”(民间信仰／民间宗教)、 
“

popular belief／religion” (大众信仰／大众宗教) 

指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在民众 中 

自发产生和传承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 

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杨庆垄认为，在中国社 

会 ，与制度性宗教不 同，民间信仰是一种弥散性 

宗教 ，既包括偏 向组织 化、系统 化发 展 的 “民 

间宗教”，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弥散性的信仰实践 

活动，它们无处不在并反映着人们关于社会构成 

的基本观念。 基于此，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民 

间信仰的真实图景显得十分困难。 

民间信仰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成为 

人们 日常生活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在 中国学术话 语初创 之时 ，学 者们 

用 “迷信”来界定和指称 “民间信仰”，直到 20 

世纪 30年代 “民间信仰”才作为与 “民间宗 

教” “大众信仰”等并提的一个术语被使用。 

“民问信仰”作为一个专门的探究对象和学术领 

域 ，孕育于国人 “新 文化运动 ” 的文化 自觉 以 

及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发展历程中。北京大学歌谣 

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 是 “五 四新 文化运 动” 的 
一

个组成部分，它们皆是救亡图存大背景下民族 

文化 自觉的产物。 ””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 

从北大肇事、历中大、杭州民俗学会至 1949年 

新中国成立的 30多年间，以北京大学 《歌谣》 

周刊、中山大学 《民俗》周刊等为阵地发表了 

许多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文章。其中，顾颉刚有 

关北京西郊妙峰 山民间信仰 的调查 及江绍原 

有关中国礼俗迷信 (民间信仰)的研究  ̈当属 

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 末 ，社 会政治运 

动风起云涌，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以 “文化革命” 

的形式构建 了一套 “新／旧” 对立的革命话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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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体系。在 “非此 即彼 ” 的价值判断 中， 

民间信仰作为 “毒害人 民的旧思想、旧文化、 

旧风俗、旧习惯” 的基本组 成部 分 ，其 所涵 盖 

的正向价值完全被 遮蔽。以 “破 四旧” “立 四 

新”为口号的 “文化大革命”，将一切与民间信 

仰相关的东西都笼统地归作 “迷信”，而且认定 

它们是 “旧事物”和 “社会流毒”，是社会主义 

国家的 “文化 糟粕 ” 和 “社会 陋 俗 ”，应 当被 

“全面抵制”和 “彻底铲 除”。强大 的政治 意识 

形态，以 “革命运动” 的形式，将原本作为老 

百姓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活动统统打入 

“冷宫”，含纳 民问信仰 因子的 日常生 活被 全盘 

否定 ，学术领域有关民间信仰 的研究近乎沉寂 。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 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文化在经历 了艰 苦的反 

思和寻根后 ，开始从过去 的一个多世纪的二元对 

立革命论 中觉悟到中国文化的包容共存观 ，在核 

心 信 仰 与价 值 观 体 系 中找 到 了 自觉 和 自 

信 ”。 儿 经历 “革命”洗 礼之后 的中国社会 ， 

民间信仰作为 “中华传统”和 “华夏民俗”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 中国大地上大兴复兴之势。人 

们逐渐意识到民间信仰所涵盖的部分社会文化现 

象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并不全 

然是 “迷信”的、落后的和野蛮的，应当重新 

审视 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随之 ，相 

关领域 的学术研究 和讨论不断恢复并发展。 

由于 中国民间信仰弥散于民众 日常生活的存 

在属性 ，使得中国现代民俗学较之其他学科更早 

也更为集 中地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和学理反思。20 

世纪 90年代，中国民俗学开始实现自身研究范 

式转换 ，关注民俗之 “民”，即 “人” 的主体地 

位 ，并以 “日常生活” 和 “生活世 界” 为研究 

对象和研究范畴。与民众 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民 

间信仰成为民俗学关注和研究 的重要 内容 ，相关 

研究涉及信仰理论、原始崇拜、神灵信仰、禁忌 

崇拜 、会期节 日、祭祀仪式等诸多领域 ，并 出现 

了一系列优 秀 的研 究成果①。进入 2l世 纪 ，经 

过专业训练的新一代 民俗学研究者 ，致力于田野 

调查基础上 的 “田野 民俗志 ”书写 ，出现 了许 

多较为精致 的民间信仰民俗志②。可见，自20 

世纪 80年代 民间信仰学术研究恢 复以来 ，民俗 

学学科为 回应时代需求进行了最为艰苦的知识生 

产 。同时，作为一个社会研究应有的研究对象和 

研究领域 ，人类学 、民族学 、社会学 、宗教学及 

政治学等诸多涉及社会大众及 日常生活研究的学 

科也广泛涉及民间信仰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各 自的 

研究范式 。 

二、“非遗” 时代 的民间信仰 

研究及反思 

人们对 民间信仰持有两种不正确的评判 ：一 

是在性质上把整个 民间信仰归入 “封建迷信 ”， 

属于破除打压之列；二是在形态上认为民间信仰 

是一种 “死”文化或濒死的文化现象。[gj2003年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发布 《保 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世界公约》，随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念进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正向审视 民问信仰和中国社会关系的视角 。̈ 民 

间信仰研究进入 了一个摆脱 “污名”，以新 的视 

角回应新时代 “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及知识 

生产需求 的新阶段 。正如张举 文教授 所言 “无 

论如何 ，‘非遗 ’的积极 意义在于 ，它特别唤醒 

了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加 

强 了在世界范 围上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 、接受和 

保护，并是发展中国家为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 

自豪”。 儿 "在此过程中，民间信仰之 “民”被 

重新发现和定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及结构性 

意义被重新审视和解读，民间信仰获得了在草根 

社会存续发展的正当合法地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下，民间信仰作 

为一个学术研究 的对象和范畴 ，以 “逆袭 之势 ” 

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 ，民俗学 、社会 学 、 

人类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 

现了大量有关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成果。在现实 

社会生活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 

也正在超越它最初被界定和所属的文化领域。作 

① 代表性学者和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钟敬文 (1998)、张紫晨 (1985)、陶立瑶 (1987)、乌丙安 (1996)、 

宋兆麟 (1990)、金泽 (1989)、董 晓萍 (1995)等学者的 民间信仰理论研究； (2)何星亮 (1992)、色音 (1992)、孟慧英 

(2000)、郭淑云 (2001)、萧兵 (1992)等对 自然崇拜、萨满及傩文化的研究； (3)邢莉 (1994)、顾希佳 (1991)、杨政业 
(1995)、杨利慧 (1997)、吕薇 (2000)、赵世瑜 (2001)等学者有关观音、蚕祖、本主、女娲、财神及行业神等的神灵信仰研究： 

(4)任骋 (1991)、万建中 (2001)等学者有关信仰禁忌的研究； (5)刘锡诚 (1996)、刘铁梁 (1997)、高丙中 (1997)、萧放 
(2002)等有关会期节日研究；(6)郭于华 (1992)、安德明 (2003)等有关丧葬、祈雨仪式等的研究。 

② 宋颖 (2007)、黄龙光 (2007)、任双霞 (2010)、刘 兴禄 (2010)、程安霞 (2011)、王新 民 (2011)、张翠 霞 (2013)、刘 

晓 (2013)、李凡 (2015)、张秋贤 (2015)、朱振华 (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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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 “非遗”资 

源的使用和消费已经在社会经济、文化 、政治等 

诸 多方面广泛起作用。 

综而观之 ，当前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土化”实践有两个取向：一是 “遗产保护”， 

另一个是 “遗产使用”。在这两个取 向中， “遗 

产保护”偏向于民间信仰的 “遗产化”，重在发 

现作为庙会、节 日、仪式等的民间信仰实践形式 

的传统价值和意义，意图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权威话语中保护和传承民间信仰传统；“遗产 

使用”偏 向 民间信 仰 的 “商 品化 ” 或 “产 业 

化”，重在发掘与民间信仰相关联 的各类 民俗文 

化作为 “产 品消费”“商业经营” 的可能性 ，力 

图增加并寻求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的经济附加值， 

意图在 “文化产业化”生产和消费中保护和传 

承民间信仰传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 

起之初 ，这两个取 向，尤其是 针对 “非遗” 的 

“商品化”运作使用，引发学界激烈讨论。在 

“非遗”保护运用及实践层面，很多与民间信仰 

密切关联 的节 日仪式、祭祀 庆典等，基于其 

“隐秘性”成为大众 “异域情调”文化消费的热 

点 ，很多学 者对 “非遗展演 ”颇有 微词 ，尤其 

对以满足旅游观光 、文化消费为 目标 的 “非遗 ” 

展演持否定 态度 ，认 为此类 “文化展 演” 脱离 

了民俗文化植根的 日常生活土壤 ，剥离 了 “民” 

之实践本体，“俗”之生活自然，失去了民俗文 

化的 “原生性”和 “本真性”。 

然而，随着 “非遗”保护的深人推进，就 

笔者看来 ，这两种取向看 似不 同，但 目标一致 ， 

在实际操作层面亦是运行合理并行不悖 。把信仰 

民俗界定为 “原生” “纯正” 和 “本真 ”，或者 

将信仰文化限定为 “神圣”“非营利”和 “非经 

济”，并与民众 “生活改善” “经济追求”和 

“美好生活” 的现实生活需求相对立 ，这本身就 

构建了一个 “乌托邦式” 的理论命题，脱离了 

俗 民生活之 “本” 和现实生活之 “真”。文化 的 

生命力和张力就在于它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携 

手共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 “利益”支持， 

这种 “利益 ”有 时表 现为 “有 形 利益 ”，如收 

入、利润等经济资本等；有时也表现为 “无形 

利益”，例如身份、地位、安全、信任等文化资 

本和社会资本。“非遗 ”产业化 ，虽有剥离 日常 

生活的一面，但是却为那些艰难传承濒临消失的 

“遗产”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存续途径 ，同时 ，也 

为解决 “非遗”传承人及传承文化主体的民生 

问题提供 了可行路径 。 “中国文化 的 ‘文化 发 

展 ’就是 ‘文 化生产 ’，就是 ‘产业 化 ’ 的进 

程 。在中国历史上 ，文化产业发展与 自给 自足的 

区域经济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将文化 ‘商业 

化 ’也是 平 民 日常 消费生活必需 的。产业 化也 

不只是商业化 ，它强调的是对传承人的培养，对 

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即对传统艺术 (表演)的 

时间，并通过在公共空间的展演 ，达到对文化遗 

产的重要性的公众教育的目的，以致在经济和文 

化层 面消 费传 统，最 终获 得 文化 自觉 和 自 

信”。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为了留住历 

史 ，而是要着眼于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文化创新 ，并使之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 

认同的基础。[】1] _ 文化创新是保持民族文化生 

命力的不竭源泉，是一个民族由文化自觉走向文 

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非遗”保护运动，自20 

世纪初期兴起至今仍方兴未艾 ，在国家层面、精 

英层面及民众层面均得到认同和实践 ，这从一个 

侧面体现了中华 民族之于 自身多元一体文化的文 

化 自觉和文化 自信。 

如前所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 

全面铺开 ，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 

当性 的理据 ，也拓展 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 

空间。̈ 随着 “非遗 ”保 护运动 的全面展 开并 

向纵深推进 ，作为 “文化遗产” 的民间信仰， 

应当选择更为宏大的社会视角，反思当代民间信 

仰知识生产与现实社会知识需求之间的关系。这 

就要求我们新时代的民间信仰研究，要对中国民 

间信仰参与构建当代 民族 国家核心信仰和价值认 

同，参与构建 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可能性和 

可能方式进行探讨。实际上，民间信仰一直是我 

们理解中国民众的一个关键范畴，也是我们认识 

和理解中国社会团结和区域联合机制 的一个核心 

切入点 ，对我们今天确立公民身份和建立公 民社 

会具有重要意义。  ̈ 因而 ，当前中国的民间 

信仰研究 ，应当正视民间信仰与现代民族国家构 

建及 内部社会治理之间的社会政治关联 ，跳出学 

科研究樊篱，实现研究范式转换，广泛开展民间 

信仰跨学科应用研究 ，以回应和满足新时代知识 

生产 的需求。 

实际上，许多有关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表 

明，中国的民间信仰 以其弥散性为特征存在于民 

众的 日常生活 ，并在乡村社 区认 同、区域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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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 ，民间信仰作为乡村社 

会生活的重要结构性构件，其在传统和当代乡村 

治理中的功能和价值却在各学科的相关研究中被 

长期 “遮蔽 ”和忽 视。这 显然与 民间信仰 的现 

实存在状态不符。今天，在 “非遗”语境下， 

我们重视民间信仰的应用研究，也更加重视和挖 

掘 “文化遗产”的应用价值。 

三、乡村治理 ：民间信仰 “非遗” 

应用研究的新取 向 

如前所述 ，“非遗”时代 的民间信仰 应用研 

究，多突出民间信仰作为庙会、节日、仪式、庆 

典及其连带 的社会 民俗 事象作为 “物” 的 “文 

化产业”开发 及应用 层面 。但是众 所周 知 ，千 

百年民间信仰从来都不是单纯以 “物” 的形式 

存在和发展的，“无形”的精神观念和价值体系 

才是民间信仰得以在中国民众世代传承的根本原 

因。庙宇、神偶、仪式等作为 “有形”的 “物” 

的民间 信 仰 存 在 形 态 ，只 是 包 裹 “无 形 ” 的 

“非物” 的信 仰 观念 、思想 和 价值 的 “外 壳”， 

是 “无 形 ” 观 念 的 “有 形 ” 表 达。民 间 信 仰 

“物质”的承载形式 (如庙宇、庙会、节 日和仪 

式等)可能会 由于外界 因素的介入发生 变迁甚 

至断裂，但是 “非物质” 的观念和信仰力却能 

使得变迁中的信仰实现内核延续，中断的信仰实 

现社会重建。因此，学界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和 

讨论，不只应当重视作为承载民问信仰意识形态 

的节 日、庙会等 的应用研究 ，而且也应当重视对 

民间信仰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精神文化资源的 

挖掘与应用。因而，作为 “非遗”文化资源和 

社会资本的民间信仰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可 

以是该领域跨学科应用研究的一个新尝试 。 

乡村问题是政治学、人类学 、民族学 、社会 

学 、经济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问题 ，乡村治理研 

究据此也形成 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基本形成了理 

性主义 、结构 主 义 和文化 理 论 三种 研究 范 式。 

(1)理性主义研究来 源于规范经济学 和理性 主 

义哲学，试图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解释乡村治理的 

行为逻辑 和动力机制 ； 14](2)结构 主义研究 以 

徐勇、贺雪峰等为代表 ，以乡村治理结构本身为 

研究重心，关 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乡村遭遇的重 

大问题 ，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 ，对村民 

自治、县乡治理 、国家机制等 的研究卓有建树 ， 

构建 了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宏观、中观 、微观层 

次。̈ 另有一些学者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在 国家 

与社会框架 中建构理论 ，试 图提出具有普适性的 

乡村治理方案 ；① (3)文化理论范式分析集 中于 

人 类 学 研 究 领 域。 弗 里 德 曼 (Maurice 

Freedman)、施 坚 雅 (G．William Skinner)、王 

斯福 (Stephan Feueht Wang)、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郝瑞 (Stevan C．Harrel1)、萧凤霞等在 

中国乡村治理一般理论和研究方法 的建构上颇具 

开拓性 。② 国内研究早期 以费孝通 、林耀华为代 

表 ，构建 了 “小地方 ，大社会 ”经 典乡村研 究 

范式和理论体系 ，̈ 此后的研究基本遵循这一研 

究路径。近年来，以王铭铭、高丙中、郭于华为 

代表的一批学者 ，致力于对 乡村社会基层政权 、 

民间权威 、社区权力 、国家治理等的研究 ，反映 

着当代学者对乡村文化结构与社会治理模式关系 

探索 的努力 。⑧ 可见 ，乡村治理研究 已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但是，各学科对乡村 

治理的研究却表明，对乡村社会单纯的技术或经 

济分析 ，往往呈现出对乡村整体复杂图景把握的 

无效性 。在乡村治理的结构分析中 ，文化 因素作 

为非实然的存在 ，作用含糊笼统 ，甚至处于被遮 

蔽 的 “不在场” 状态 ，更毋需说 长期游 走于文 

化边缘的民间信仰。人类学对乡村文化与社会结 

构的解释十分深刻，但文化作为乡村社会治理资 

源及策略的分析还有待充实 ，尤其是有关民间信 

仰及其信仰团体作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参与乡 

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尚需挖掘 。 

此外 ，在当前乡政村治模式下 ，政府是乡村 

治理的体制性主体 ，治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均来 

自国家刚性资源，而另一类治理资源 ，即乡村社 

会内部 自身性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却长期未能 

① 参见曹景清 《黄河边的中国》(2003)、于建嵘 《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 (2001)、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02)、项继权 《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2002)等的研究。 
② 参见 (英)弗里德曼 《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 (1958)、 《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 (1966)； (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98)；王斯福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2009)；王铭铭、王斯福主编 《乡土社会的秩序 、 
公正与权威》(1997)；(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2008)；(美)郝瑞 《犁头村》 (1982)； 
(美)萧风霞 《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1989)等研究。 

③ 参见壬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2005)；高丙中 《民间文 
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 (2008)、《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 (2012)；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 
变迁》(2000)、《倾听底层 ：我们如何讲述苦难》(2011)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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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从 “治理”视角出发，乡村社会治 

理 ，不是 以国家治理为 中心，而是 政府 、市场、 

乡村社团及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围绕公共权 

力、公共服务供给和资源配置的活动。当乡村社 

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原有的治理系统必然需要改 

进。但新治理系统的建立 ，并不意味着完全颠覆 

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乡村社会传统治理系 

统拥有内生的 自组织机制 ，能有效提供社会公共 

产品，并与国家权力互动结合，实现乡村社会的 

良性运行。在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及其关联的社 

会活动是村落社 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 

们看到，与信仰相关 的节 IEI庆典等民俗活动 ，其 

虽与信仰相关，但早已超越了纯粹信仰范畴，在 

村落价值认同及地域共同体建构中起作用。不仅 

如此，一些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结社团体及村庙组 

织 ，兼备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所承载的双重社会 

资本，与家庭礼仪、村落礼俗和社区文明之问复 

杂互动，在信仰世俗化的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重 

要作用 。 

实际上，在中国乡村，在传统治理格局和治 

理体制下，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辩证的实践话语 

逻辑，即民间信仰即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同时也 

是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手段 。一方面 ，民间信仰 ， 

尤其是民间信仰团体，历来都是国家管理和地方 

社会控制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民问信仰中的 

仪式权威、信仰结社团体等治理主体，可以作为 

除国家、市场之外的 “第三方”治理资源，参 

与到乡村治理 中，弥补传统 国家 “皇权不下县” 

及现代民族 一国家乡村治理资源不足和治理机制 

的缺陷。如陶思炎所言，正常的或良性的民间信 

仰，没有人为的、欺骗性的性质，表现为传统观 

念的自然沿袭和民间对精神生活的广泛需求。Ⅲ 

民间信仰连带的 “礼俗” “礼仪” “文明”和 

“教化”等文化治理资源，具有福柯文化 “治理 

术” 中的权 力、知识 、规训 及相关 的 自我技术 

等治理资源和社会资本特征， ](P 。 可以作为 

国家刚性治理之外 的 “文化治理 ” 策略参与 到 

乡村社会治理 中。 

我国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乡村历来都是中 

国社会最重要的组成单元。因此，长期以来，中 

央及地方政权都将对乡村社会治理视为维持和推 

动整个社会 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 的重要基础 。 

在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历程中，民间信仰在不同 

时期遭遇各不相同。民间信仰的发展和演变伴随 

着 “国家”和地方史发展历程。民间信仰在不 

同历史 时期的 “兴”与 “废”，是中央和地方政 

权 “自上而下”乡村治理与控制的产物，同时 

也是 中央王权对于地方社会权力渗透和社会治理 

的手段和途径。在我国传统乡土社会 ，民间信仰 

及其关涉的节 日、仪式及结社组织等，已嵌入当 

地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 网络 中，逐渐内化为乡村 

的内组织机制和内生文化 ，成为乡村秩序的维系 

机制之一。近代 以来 ，随着 清末 “皇权不下县” 

的传统治理体制逐渐瓦解，在现代民族 一国家进 

程中，乡村从相对独立的、与国家保持距离的社 

会因子逐渐演变为国家行政细胞。民间信仰作为 

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在乡 

村治理格局及治理机制的变革中遭遇重大变迁。 

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治理改革 。中 

国的改革开放 ，是一个包括社会经济生活 、政治 

生活和文化生活在 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 。民 

间信仰在学界恢复研究 ，并 在乡土社会 的复兴 ，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伴生产物。“非遗”民间信仰 

作为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 

乡村社会治理中起作用；民间信仰 “草根”结 

社组织作为以信仰为纽带的乡村社会团体，也正 

以其强韧的张力与当代农村 的村委会 、村党组 、 

村 民理事会 、老年协会及村 民文艺队等基层社会 

组织发生各种复杂关联 ，在不断调适中参与乡村 

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是现代国家 自上而下对农村进 

行宏观管理和传统乡村自下而上实行自我改造相 

结合的农村改革策略 ，对于维护农村稳定和社会 

和谐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乡村社会能否实现善 

治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实现进程。 “民间信仰在社会文化 

系统中不是主导文化 ，甚至也不是主流宗教，属 

于 ‘小传统 ’ 即地 方性 的乡土文化 ”。I9】( 民 

间信仰 以其强 大的张力 ，迂 回在 中 国儒释道 等 

“大传统”之间，并与主流文化 盘根错节 ，真切 

地成为中国文化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民间信仰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它深深植根于乡 

土社会 ，并与普通 民众生活世界紧密相连 ，据此 

形成特有的民众文化心理、道德价值观、生活方 

式和行为准则 ，形成 了看似庞杂实则有序的中国 

多元民间信仰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民间信仰 

是中国民俗文化的根本所在 ，是 中国本土化的文 

化资源和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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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中国乡村社会正面临村庄离散 、道德 

滑波、共同体认同和价值缺失等问题，社会资本 

的流失 和嬗变 十分剧烈 ，乡村社 会治理 困难较 

大。如何从根本上走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 

根本的就是重构乡村社会治理秩序，引入建立乡 

村社会多元协同治理体制，实现乡村社会善治。 

民间信仰作为现代乡村公共治理的内生资源，应 

纳入乡村社会治理分析框架和实践运作中。乡村 

治理的历史路径 已经反映了民间信仰结社作为文 

化权利网络的内生性及提供一般公共物品的有效 

性 ；民族 国家进程及行政权力外部楔人是不可抗 

拒的力量，但 由于忽视乡村治理既有路径和传 

统，乡村治理遭遇现实困境。因此，当前乡村社 

会治理 ，则应引入文化治理策略，构建 民间信仰 

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 

首先，当代乡村社会治理和民间信仰内蕴的 

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契合性。良好的社会 

资本是构建合理治理体系的前提。中国传统的乡 

村治理，建立在本土文化网络基础之上。中国民 

间信仰，在现代社会虽面临极大变迁，但在乡村 

社会 ，因其参与人员的广泛性 、实践领域 的公共 

性、社会参与的服务性、社区活动的道德性等特 

征，社会资本及文化治理资源存量十分丰富。民 

间信仰承载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等 

社会资本，与家庭礼仪、村落礼俗和社会规训等 

文化治理资源一起，形成了乡村治理的庞大系 

统，这一系统共同约束着乡民言行，有效维系着 

乡村的社会秩序。此外，公民参与是乡村治理的 

基本要素，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就谈不上乡村 

社会多元共治。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治理不仅以其 

内蕴 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重新确立核心社会价 

值及乡村社区认同，而且凭借民间信仰的联合 

性 、群体性等特征 ，扩大乡村社区居民广泛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 ，强化公 民在乡村社 区治理 中的主 

体意识 ，让村 民自觉担当起社 区治理的责任。 

其次 ，合法 、守法 的 民间信 仰组 织和信 仰 

结社团体可以作为当代基层社团和现代公民社 

会组织 参 与到 乡村 基层 社会 治 理 中。在 乡村 ， 

许多以民间信仰为核心聚结而成的 “草根”信 

仰结社组织 ，虽经社 会历 史变革 与变 迁 ，但 依 

然以极强的生命力遍布乡村。作为以信仰为纽 

带的传统基层社会组织，在与基层社会组织的 

合作互补 中成为乡村治理的另一级公共权威 ， 

在政 府 无 法 触 及 的领 域 ，以 文化 治 理 形 式 参 

与 、构建并 维持乡村 秩序 。同时 ，作 为乡村社 

会信仰 文化 的承 载者 ，民间信仰结社 组织也是 
一 个乡村社区文化共同体 ，它们在孕育村落社 

区公共意识 以促 进社 区整 合 ，建立农 村社 区群 

体公共社交及安全、信任网络以缓和社会矛盾 

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在政府主导 

下正确看待民间信仰的社会价值 ，构建乡村社会 

治理新机制 ，积极引导 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治理 ，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和谐社会建设 中的正能量 ， 

创新乡村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同时，在乡 

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层面，民间信仰及其结社组织 

参与基层乡村社会治理 ，也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 

对民间信仰的监管。政府在合作互补的治理机制 

中 ，既要扭转一直以来严格管制 、限制发展的态 

度 ，同时也要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其在 

乡村社会治理中正向功能的发挥，使民间信仰规 

范 、健康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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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Belief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 — M 0dern Experience of the Studies of Folk Belief 

ZHANG Cui．xia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Yunnan，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 1) 

[Abstract]Folk belief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Chinese modern folklor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f folk belief when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This article recalls the modern 

experience of academic studies of folk belief and points out that in the tim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studying folk belief，we should rethink profoundly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ocial 

knowledge demand，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studies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apital of folk 

belief．Under the current dilemma of rural governance，involving folk belief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ng a multi--agents CO··governance mechanism by adopting cuhural governance strategy is a new attempt 

in the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research． 

[Key words]folk belief；intangible cuhural heritage；rural governance；multi—agents 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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